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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斌潘洪斌潘洪斌：：：在古籍里打捞区域文化在古籍里打捞区域文化在古籍里打捞区域文化
本报记者 齐斐斐

“““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石头”””于有斌于有斌于有斌：：：

三十年收藏印石三千方三十年收藏印石三千方三十年收藏印石三千方
本报记者 齐斐斐

南皮八景之南皮八景之

《《五垒斜阳五垒斜阳》》
马士琼（清）

赏析：
马士琼 （1647—？），号

书湖，四川西充县人。顺治十
七年举人，康熙十二年任南皮
县知县，历山东滕县知县。马
士琼担任南皮县令后，以“钓
台风苇”“九河烟草”“五垒斜
阳”“台山雨霁”“寒冰沉李”

“龙井晴云”“卫滨泊舟”“慈
阁梵音”为题作《南皮八景》
诗。

《舆地志》记载：“汉宣帝
封河间献王子雍为景城侯，五
子分居城中，俗呼为五垒
城。”《大清一统志》记载：

“五垒城，在沧州南。按《南
皮县志》，县东五十里有垒城
村，盖即此。唐代时此地称五
垒城。”康熙《南皮县志》记
载：“县东五十里，夙呼为垒
城村，汉河间献王五子封侯
处。今尚有梳妆楼遗址。”

五垒城位于清池县西南
二里，南皮县东五十里，后呼
为垒城村。据当地传说，在今
南皮董村（汉高乐城遗址所
在）北约4公里处的鲁庄子村
西，因此城建筑恢宏，景色秀
美，使“五垒斜阳”成为“南
皮八景”之一。正是这些得天
独厚的环境和人文景观，才使
得许多达官、士绅、骚人、墨
客纷至沓来。

今天的五垒城遗址呈东
西向，长方形地台，高出四周
地面 2—3 米，地势南低北
高。中部又有高台一处，高出
地面约 8 米，可见文化层 4
米，地面有绳纹砖瓦残片、泥
质灰陶壶口沿等。清代尚有梳
妆楼、穿衣岭等遗址，今已无
存。据传，景城侯刘雍的5个
儿子当年在此地过着花天酒地
的奢侈生活。

此诗首联“当时甲第接
高城，此日凄然蔓草生”，诗
人发出了对古今巨变的不尽
感慨，当年五侯封国，高城
甲第，门深似海，而今却是
荒草丛生。本诗中用“凄
然”两字，在表达上更加直

白。颈联“秋冷颓垣喧野
雀，春来老树有啼莺”，又进
一步描述古迹的荒凉。“颓
垣”“野雀”“老树”“啼
莺”，表达了此处已人迹罕
至，除了那些怀远好古的文
人墨客外，很少有人关注到
这个地方，也很少有人游
玩。“秋冷”“春来”，通过写
大自然的季节周行，五垒城已
经处于近自然状态，任残垣断
壁在时间中遗逝、在风雨中消
磨，老树雀莺在四季轮回中自
生自灭。颔联“苍茫落照迷云
堞，断续晴烟起角声”，借景
生情，紧扣诗题。写夕阳西
下，落日余晖映照在高高的城
墙之上，高低起伏的女墙已经
残破不堪，再也见不到曾经的
雄壮。不远处的农家，炊烟袅
袅，在晴空里弥漫。诗人联想
起战场上烽烟，耳边如响起争
鸣鼓角之声。这一联想，更增
添了悲凉的气氛。

古往今来，多少锦绣繁
华在历史的烟雨中化为一处处
残迹灰烬，湮灭在红尘之中；
又有多少英雄豪杰在历史的长
河中崛起又消逝，只留下荡
气回肠的故事传说。尾联

“林影渐低归骑缓，泬寥天
阔晚霞明”，接续上联，写
诗人寂寞孤独的沉重心情。
骑上马，缓缓地踏上归途，
远远地回望，丘垣上树木的
影子已经渐渐低下来，天空
晴朗辽阔，天边飘起了明亮的
彩霞。“泬寥”二字，一语双
关，既描写了天空的晴朗，又
表达了诗人寂寞孤独的心情。
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写
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
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可以
说是小令中的极品，而本诗尾
联，也是借用林影、归骑、泬
寥、晚霞，烘托出一种“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
气氛。

赏析：曲炳国
整理：齐斐斐

沧州人沧州人··沧州诗沧州诗

当时甲第接高城，此日凄然蔓草生。

秋冷颓垣喧野雀，春来老树有啼莺。

苍茫落照迷云堞，断续晴烟起角声。

林影渐低归骑缓，泬寥天阔晚霞明。

精读古文、研究区域文化、编辑
多部沧州区域文化书籍。从 2010年以
来，青县潘洪斌一直致力于沧州区域
文化研究。他每天徜徉在众多大部头
的古籍、海量的网络文史资料中，追
根溯源。他探寻文脉，用心打捞沧州
文化，被大家称为“区域文化守望
者”。

从卖书到编书

54岁的潘洪斌是位“专业”的文
史研究者，他以编书为生、以研究文
史为乐，几十年从未离开过书，特别
是古文书籍更是每天卷不离手。

走进潘洪斌的家，随处可见的就
是已经泛黄的老书。明明家中藏书万
余册，他却说，对于区域文化研究来
说，这些书微不足道，远远不够用。

他与书结缘却是源于卖书。
潘洪斌的家乡是青县清州镇南街

村，他上高中时就喜欢读一些诗词古
文等课外书。参加工作后，他也没有
丢掉读书的习惯，每月大部分的工资
用来买书，许多喜欢的文史书籍都被
收入囊中。

几年的工资换来的是藏于家中的
几百本书。1996年，潘洪斌结婚。孩
子的出生，让本不富裕的家庭变得更
加拮据。迫不得已，他只能到街边卖
书补贴家用。起初，在卖书时候，经
常有人问他是否收书？答案是“收！”

就这样，他的书摊越来越大，光
顾的书客也越来越多。他不只在青县
卖书，还经常从天津的旧书市场淘来
大量旧书到沧州火车站广场和金街市
场上卖。这一卖，就卖了 20多年。那
些年，他的书摊在各个市场都很有
名，大家愿意来他的书摊买书，不只
是为了物美价廉，主要还因为他是一
位真正爱读书的卖书人。

直到 2010年，青县文史研究者李
安泰找到了他，让他为自己编写的
《青县明清诗抄》作注释。这可让他多
年苦读的知识得以施展，也为他今后
走上编写之路打开了一扇门。

编书十几本

在为《青县明清诗抄》作注释的
过程中，潘洪斌认识了正在整理《历
代沧州诗选粹》的孙建。孙建是沧州
区域文化研究所所长，根植本土文化
研究多年，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如
故。随后，潘洪斌加入了沧州区域文
化研究所，开启了区域文化研究之路。

十几年来，他在书田文海中不断
探索，奔走各地进行实地考证，先后
著有 《中山联话》《鲸川赋》，编著
《青县古代碑记选注》《张之洞联语辑

注》《读诗知柄点校》，执行主编了
《青县古代诗词选》《御河青县》《行走
运河看沧县》等。

编每一本书，他都会先构思整本
书的结构，列出书本的框架：由哪几
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需要什么内容填
充、保持什么样的整体风格等。这些
年来，他每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
查阅整理、奋笔疾书，力求精益求
精。

在调查青县的盘古文化时，盘古
庙里的后院有一口盘古井。这口井是
清朝时供僧人们饮水所用，直到现在
水质还非常好，用水泵抽上来就可以
直接使用。之前，青县一些文化学者
在整理盘古文化时，对这口古井的描
述都是深不见底，并赋予了很多神话
故事。为了更精准地记载盘古文化，
潘洪斌专程去盘古庙，用米尺和绳索
测量，得到了盘古井砖砌内壁直径
0.65米、深约 8.4米、井台高 0.5米的
数值，并对青县盘古庙里的石碑、石
柱、石梁等都进行了仔细测量。

2016年，沧州区域文化研究所委
托潘洪斌编选了《沧诗 365》，并将其
印在了 2017年日历《沧州纪事》里，
每天一首。他所选诗歌既均衡了各个
县市，也兼顾了各种体裁，反映了沧
州古代诗歌的整体水平。2023年，研
究所决定开辟“每天一首沧州诗”微
信公众号，在《沧诗 365》的基础上，
酌情增删调整，他再一次受命参与选
编。在连载的过程中，还需要对诗歌
进行注释和赏析，在写赏析的时候，
潘洪斌受文化学者安且吉先生《微评
唐诗三百首》的影响，刻意放弃循规
蹈矩的鉴赏模式，文风随性，抓住一
点，不及其余，实现了自我突破。
2024年岁末，“每天一首沧州诗”即将
陆续刊登完毕，研究所又新设了“历
代名人咏沧州”“沧州诗坛点将录”

“沧州闺秀诗选”“沧州诗话”四个
公众号，进一步巩固拓展，深入发掘
沧州诗歌文化。

在此期间，他还多次受邀，参加
各种活动，为大家讲解沧州文化、青
县文化，为推广区域文化作出了自己
的贡献。

奔波万里追根溯源

文史资料的梳理和注释是一件繁
琐且需要追根溯源的事。比如记载某
人某事，有清代的书籍，也有明朝甚
至唐宋时期的书籍，这就需要找到最
早的原始出处。还有，区域文化研究
不同于大家熟知的文化研究，所存的
资料中，一般没有归纳，也没有前因
后果的解释，只能通过书籍或网络上
的一些线索，追根溯源。为此，潘洪

斌四处奔波，执著于挖掘沧州文脉。
在青县，他下乡十余次，进行田

野调查，采集民间记忆。他到人和镇
查看马厂炮台、马厂兵营遗址，和乡
贤刘子江探讨马厂军营文化；到盘古
镇测量统计盘古寺内的盘古文化遗
存，并整理寺内全部楹联、匾额内
容；到东空城考察宋代古城遗址，和
当地研究者交流董瀛山史料及空城传
说；到李营考察戴氏家族文化，与当
地相关部门负责人讨论乡村文化建
设；到八里庄探看古代灰坑遗址；到
农场查看马厂减河青县段。

他也曾 20余次外出考察：赴邯郸
鸡泽县参观诗经文化园，与学者申太
平、王荣安等探讨诗经文化及毛苌祖
籍；赴张家口怀来县参观鸡鸣驿古
城，考察明清驿站文化；赴保定参观
直隶总督府、莲池书院，向学者吴蔚
拷贝北洋军阀相关资料；多次赴天津
小站参观小站练兵园及周公祠，与学
者刘景周探讨马新大道、马厂减河、
定武军等与青县马厂密切相关的近代
史话题；赴大城参观李莲英故居、齐
圪垯、龙冢，与学者杨馨远探讨西汉
参户侯国的地理方位。他还多次到中
国大运河非遗展示馆、园博园、朗吟
楼、南川楼、文庙等，与学者孙建、
吴树强、强文山、强卫等人交流沧州
文化、诗联文化；赴献县参观单桥风
景区、献王陵，与学者吕永森、杜书

恒等探讨河间国与参户侯国的关系；
赴河间参观府衙、冯国璋墓、毛苌
墓；赴吴桥参观杂技大世界；赴肃宁
参观状元湖；赴东光参观谢家坝、马
致远纪念馆……

在此过程中，他收集了大量关于
沧州的文史资料，也积累了做文化研
究的经验。他说，做文史研究首先一
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带着观点去寻找
证据，要先搜集证据，把能获得的证
据都收集下来，把资料放在一起“竭
泽而渔”，然后再通过分析对比这些资
料，看看哪个更有权威性，更接近真
相，最后再下结论。

潘洪斌说，所有的文字，都可以
作为资料来利用，甚至包括稗官野
史、神怪故事等，因为这些文字里面
也有现实的影子。而即便是“二十四
史”《资治通鉴》这类的正史，也不能
完全盲目地相信，因为里面的有些文
字内容也有错误。这就需要研究者利
用经验去分析。

从事文化研究多年，潘洪斌最深
的感悟就是，做区域文化也好，或是
做学术研究也好，不能有任何的私
心。个人的名利心首先要排斥的，就
是对家乡的那种先入为主的心理也不
能有，一定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分
析看待每一个历史客观事实。用热情
和情怀去做文化，能够沉浸其中，乐
此不疲才能持之以恒。

■
读
书
达
人

读
书
达
人

■ 读书一得读书一得

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
笔下的不朽经典，其文字简洁有
力，却蕴含着巨大的张力；其内
涵深邃悠远，引人反复思索。这
部作品犹如一座文学宝库，每一
次翻阅都能带来全新的感悟。

在书中，老人对大海和马林
鱼的情感复杂而微妙。他怀揣着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
打败”的坚定信念，内心深处涌
动着征服大海、捕获马林鱼的强
烈渴望。他自信地宣称：“我跟
那孩子说过来着，我是个不同寻
常的老头儿。”这份自信与决心
成为他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但
与此同时，老人也清醒地认识到
大海的广袤无垠与神秘莫测，他
感慨：“海既仁慈又美丽，可是
她也会突然变得极其残忍。”正
因如此，他对大海的力量始终怀
有深深的敬畏之情。对于马林
鱼，老人将其视为值得尊敬的强
劲对手，下定决心：“我要跟它
斗到死。”

在这场漫长而艰苦的较量
中，老人逐渐领略到马林鱼的坚
毅与高贵。当最终成功捕获马林
鱼时，他没有丝毫的骄傲与轻
慢，反而满怀敬意地感叹：“它
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
是爱它。”

然而，故事的发展令人唏
嘘。老人捕杀马林鱼后，遭遇了
鲨鱼的疯狂袭击。“鲨鱼飞速地

逼近船梢，它袭击那鱼的时候，
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看见它那
双奇异的眼睛，它咬住鱼尾巴上
面一点儿的地方，牙齿咬得嘎吱
嘎吱地响。”这一系列情节，仿
佛是大自然对人类过度索取发出
的严厉警告，是生态失衡后的残
酷报复。老人拼尽全力守护自己
的成果，却依旧无法阻挡鲨鱼的
贪婪吞噬，最终只带回一具骨
架。这无疑警示着我们，人类若
盲目追求对自然的绝对征服，肆
意践踏自然法则，必将引发难以
承受的恶果。

透过这部作品，我们必须深
刻反思：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究竟
应处于何种位置？又该承担怎样
的责任？人类切不可盲目追求对
自然的绝对征服，妄图满足自身
永无止境的欲望。我们仅仅是自
然的一部分，绝不是主宰万物的
神明。我们应当像老人敬畏大海
那样，尊重自然的规律，敬畏生
命的力量。“生活总是让我们遍
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
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
方。”在面对自然时，我们唯有
保持谦逊的态度，与自然和谐共
生，才有可能避免生态灾难的降
临，实现人类与自然的长期共生
及可持续发展。

在征服与敬畏之间在征服与敬畏之间
探寻人与自然探寻人与自然的平衡的平衡
————读读《《老人与海老人与海》》有感有感
李淑华

新华区建设北街一隅，有一个金陵
茶庄，这里便是于有斌生活了30多年的

“家”。与其说这是一个浸染着茶香的空
间，倒不如说这是于有斌的整个精神世
界。

60岁的于有斌与石头结缘已经30余
年，收藏名石奇石几千方，被收藏界称
为“疯狂的石头”。

从“茶缘”到“石缘”

于有斌的家乡在江苏常州。他从小
特别喜欢绘画、书法，参加工作后，在
一家化工厂做美工。当年，工厂经常搞
一些文艺节目，活动前期都是他布景。
20世纪90年代初，他所在的企业越来越
不景气，于是他辞掉了工作，自己创
业。他的家乡自古产茶，辞职后，他跟
着几个老乡到处闯荡，做茶生意。1994
年，于有斌在沧州安顿下来，他的茶庄
生意也日渐风生水起。他说，与石头结
缘，也是因茶而起。

来到北方做茶叶，他的市场区域不
断扩大，生意也做到了内蒙古的赤峰
市。“当年茶叶的欠款不是一下子就结
回来的，需要在那等几天。在这期间，
我就转转赤峰市，偶然转到一个石头市
场，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于有斌
说，30多年前，沧州市场上还没有巴林
石，可是赤峰的巴林石市场已经非常火
爆。

当时的巴林石市场火热到什么程度
呢？于有斌描述说，有时候他一个星期
就去一趟赤峰，因为如果再等一个星

期，看上的石头价格就会翻番儿。行内
人说，3天不买石头，3天后就不敢买
了，价格涨得特别快，堪称“疯狂的石
头”。那时，他喜欢巴林石也到了狂热的
程度，有很多次，他去赤峰结了卖茶
款，货款全部买成了石头，回家的路费
也没了，还得和朋友借路费回家。

直到前两年，他还因为买石头不惜
卖了一套楼房。

藏石3000余方

巴林石产自赤峰市巴林右旗，属于
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与其他印石相
比，巴林石的最大特点就是色彩斑斓、
纹理奇特，由于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成
分，市场上流通的巴林石具有赤橙黄蓝
靛紫等7种基本色素。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国的赏
石文化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古代很多文
人墨客以石比人，到唐代，石玩已大量
进入宫廷和官宦人家。经过一代代人的
品评，人们对石头的优劣早就有了清晰
的认识，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和巴
林石四大印章名石尤其受到人们的青
睐。从收藏巴林石开始，于有斌渐渐对
其他产地的名石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南到北，他跑遍了全国名石产地，收
藏了3000多方自己满意的石头。

与石头“对话”

随着对石头的不断认识，于有斌对
印石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在赏石玩石的

过程中也结识了不少篆刻名家。
几乎在收藏印石的同时，他就开始

在石头上刻刻画画。沧州有着良好的篆
刻艺术氛围，这也为爱上篆刻的于有斌
提供了便利条件。

说起篆刻，他拿出了沧州篆刻名家
韩焕峰的得意之作。他说，那时候他天
天去请教韩老师，心想不如请老师刻方
印，放在家里，天天看着学习岂不更方
便？于是，他请韩老师刻了一方大印，
自己天天照着练习。

这些年，他对篆刻艺术的热爱也到
了痴迷的程度。他潜心钻研篆刻名家的
作品，经常向篆刻名家们请教，一块石
头在他的手中总是磨了刻、刻了磨。功
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他加入了沧海
印社，如今他每天花在篆刻上的时间都
长达几个小时。他创作了“二十四节

气”印章，多次参加各级篆刻展，并获
得很多奖项。

除了石头，于有斌还有很多喜欢的
东西，比如紫砂壶。在他的茶叶店里，
除去各式各样的茶叶，最显眼的就是那
些紫砂壶。其中不少是具有收藏价值的
上品。其实壶与石有着相同和相通的脾
性。物随人心，手抚紫砂壶，再泡一杯
清茶，闲谈印石与书画，是于有斌最快
乐享受的时光。

他说石头是有灵性的东西，细细把
玩就可以与他们“对话”。每天晚上，特
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于有斌都会和他
的石头们“交流”，看到那些不同颜色的
石头，那些自然天成的纹路，不知不觉
会沉浸到石头的世界中。他说，这些石
头是他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已经融
入他的生命里。


